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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初冬的雪】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羞涩地
探出云层，我轻轻地推开窗，眼
前的世界仿佛一夜之间被施了
魔法，变得纯净而神秘。雪花，这
冬日的精灵，以它们独有的轻
盈，悄无声息地覆盖着大地。它
们或大片大片地飘落，如同鹅毛
般轻盈，或细小如尘，如同星辰
般闪烁，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几分
诗意与浪漫。

——王宇

当我们老去时，回望过
去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那些
曾经的辉煌都已烟消云散，真
正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
是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那
些温馨的家庭聚餐、那些亲密
无间的拥抱、那些深夜里的长
谈……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瞬间，却构成了我们人生中最
宝贵的回忆。

——谢春芳

【亲情】

烟火人间

花开诗旅 生活手记

父亲的锅贴
■庄培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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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一包菜】

朋友回农村，背回一包
带着泥土的菜送给我。我不
禁感叹，朋友真是暖心人。我
晚上回家从门卫取回了一大
包蔬菜，里面有一小袋子带
根的菠菜，一小袋子香菜，一
个包菜和几个大白萝卜。青
菜油绿绿的，萝卜白白胖胖，
这真是一份温暖人心的礼
物。

——周桂芳

我为生活跳支舞
■刘海燕

冬至过冬
■周广玲

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时光

写着最长的期待

冬至安睡一夜

一年好梦，皆温暖

冬韵，写在腊梅的蕊间

思念的种子，在雪中萌芽

冬至的夜空，有皎洁的月光

可以点亮归家的路

冬至过冬，土地生暖

父亲开始挖掘泥土下的秘密

一个个深深，巨大的菜窖

能够埋下整个冬天

冬至过冬

我静静地，迎接一场雪

雪的影子里

隐藏着春天

慈母手中线
■王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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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回想，如果 43 岁生日那
天，我没有遵从内心的召唤，而是更多
地考虑别人的意见和外在的评价，放
弃为自己报舞蹈课，也许我此生真的
就与舞蹈无缘了，也不会体会到活出
自我的快乐与自信。

我大概从三四岁起就喜欢收听中
央广播电视台的小喇叭节目，也是从
节目里学会了唱儿歌。那时，我们村上
只有一台电视机，每天定时定点播放
新闻联播和电视剧。我没上过幼儿园，
所以压根不知道“舞蹈”是啥。但只要

“小喇叭”里播放儿歌，我就会身不由
己地跟着节奏自由晃动，全身心融入

悠扬婉转的歌声里。
第一次认识舞蹈是来自于语文

老师办公桌上的一本彩色的杂志。
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杂志封皮上
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我。女孩梳着
丸子头，穿着轻盈蓬松的紫色纱裙，
精致的脸微微扬起，两支纤细白皙
的手臂，一只高高抬起，另一只与肩
膀平行……

我好奇地问老师，这个女孩在干
什么。老师告诉我，她在跳舞，那是芭
蕾舞。我盯着女孩的眼睛出神，心里百
感交集，原来这是跳舞啊，好美啊。从
那天起，我萌生了学跳舞的想法。

于是，我央求母亲要去县里学舞
蹈。父亲风里来雨里去地卖豆腐，母亲
隔三差五生病，家里刚刚解决温饱问
题，母亲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于是，母
亲带着我去舅舅家里问问我能不能学
舞蹈。舅舅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在县
城里有体面的工作，他的话在母亲心
里很有分量。

舅舅建议我暑假好好把语文课文
背一背，多做一些数学题，先把学习成
绩提上去。我心里沮丧极了，努力地学
着舞蹈演员表演劈横叉。结果就是我的
胳膊和腿太硬，没拉开，一下子歪倒在
地上。当时，我窘迫极了，大人们笑了，
我却哭了。我的舞蹈梦也随之破碎了。

长大后，每年过生日，我都会送自
己一份礼物。生日那天，我翻看手机又
见到了一个身穿紫色纱裙的芭蕾女
孩，我的心像被电击一样。我还是想学
跳舞，于是本着出行方便的原则，在附
近的舞蹈室为自己购买了一节中国舞
的试课。

试课那天，我没有舞鞋，没有舞
服，只有一颗喜欢跳舞的心。当音乐响
起时，我跟随舞蹈老师慢慢起舞，镜子
里仿佛看到了年幼时在盛开着蔷薇花
的小路上独自跳舞的小女孩。她冲我
微笑，我却满含热泪。

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天三顿饭都是地
瓜和玉米饼子。我实在觉得难以下咽，看见父
亲大口大口吃玉米饼子，我心里很纳闷，是不
是父亲拿的那块饼子好吃？我怎么吃起来拉嗓
子？偶尔，母亲会做几个锅贴，细长条，像小鞋
底一样。我见了一蹦三尺高，呼喊着终于可以
吃顿白面了。

有一年冬至，中午的时候，母亲说了好几遍
“今日冬至了”，像是在说给我听，又像是自言自
语。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只听见“冬至”两个
字，当时不懂冬至这个节气的意义。

父亲跟村里的人，一起去十几里外的地方挖
水库了。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我们也不知
父亲能不能回来。母亲心神不定，我和母亲好几次
到村口张望，盼望父亲能出现在小路上，也盼有人
回来能带个口信回来。

晚上，我们正要吃饭，只听见大门“咣当”响了
一声。随后，父亲风尘仆仆地迈进了门。我和母亲
一看，喜出望外，立刻起身迎接父亲。

“这么晚了才回来啊？快喝口水暖暖身子。”母
亲急忙给父亲倒水。

“小乖，你看这是什么？”父亲顾不上喝
水，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布包热乎乎
的，还带着父亲的体温，捏着软软的，散发着
丝丝香甜的味道。我好奇地打开，想看个究
竟。

“锅贴！”我不由得惊喜地叫了起来。几个锅贴
依偎在一起，白白胖胖的，一面烙得焦黄，在橘黄
的灯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我迫不及待地掰下一
小块，放在嘴里，细细嚼着，那味道至今让我难以
忘怀。

饭桌上，父亲还是大口大口地吃着玉米饼子，
不时和母亲聊起外面的见闻。那年的冬至，因父亲
回家的团聚，还有吃上心心念念的锅贴，我的心里
美滋滋的，感到格外满足。

今天回想起来，感觉当年我是多么幼稚，压根
体会不到母亲担心父亲的心情，更体会不到干了
一天体力活的父亲，是怎样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
锅贴带给妻儿的心情。

后来，我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可以天天吃
上白面了。农忙时，母亲做饭，锅里炖着菜，锅边总
是烀一溜锅贴，比蒸馒头方便、省事。有时，母亲还
做一锅玉米饼子吃，为了换换口味，吃个新鲜。父
亲却连看都不看，总是吃锅贴。

我问父亲怎么不吃饼子了，父亲说他吃
得够够的了，这辈子再不想吃饼子了。突然，
我又想起当年父亲大口大口吃饼子的情景，
还有冬至那天，父亲从怀里掏出的白白胖胖
的锅贴……

如今，每年冬至都要吃饺子。各种不同的馅，
五颜六色的面皮，吃起来尽管很鲜美，可我对这
个习俗很淡然。每到这一天，我就想起当年父亲
饿着肚子、冒着寒风给我省下的锅贴。小小的锅
贴，承载着父亲深深的爱。这份爱、这份温暖，将
永远留在我心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不会消
逝。

母亲又拿起了钩针，说是上海的
冬天又湿又冷，要给居住在那里的姐
姐一家，每人钩一双毛线袜子。我劝
母亲不要钩了，现在网上买很方便。
母亲却说那都是样子货，好看不保
暖。

那套银光闪闪的钩针，原本是红
的，历经时间的洗礼和千万条毛线的
打磨，褪去了浮夸的外表，留下了最
真的本色。这套钩针的年纪快40岁
了，它是父亲送母亲的定情信物，也
是岁月的见证。

父母相识的时候，父亲还没有正
式的工作，只是在砖厂当临时的搬运
工，每天要搬运一千多块砖，才能赚
来8毛钱的日薪。而且，父亲的工作
并不稳定，时常没有收入。为了能尽
快攒够钱，他又跑到水泥厂去兼职扛
运水泥。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攒了3
个月才凑够了钱，给母亲买了这套钩
针。她用自己灵巧的双手为父亲钩织
出了围巾和手套，还有一件厚实的毛
衣。

从我记事起，无论冬夏，只要
母亲稍有空闲，钩针就会出现在母
亲的手上，像是与母亲融为了一
体。

那时，母亲夜里钩编衣物时，家
里的煤油灯就成了她唯一的光源。
为了家人能在入冬时穿上保暖性好

的新毛衣毛裤，那盏灯每天夜里都
要添几次灯油。父亲下夜班回来，母
亲才会稍作休息，为父亲热饭。父亲
吃过饭便会搂着我入睡，母亲还要
继续忙起来，一直忙到深夜才肯睡
觉。

记得有一年，还没有到深秋就飘
起了稀疏的雪花。为了不让我们挨
冻，母亲除去吃饭就是钩编毛衣。她
昼夜不停地忙碌，才一天我就穿上了
合身又暖和的毛裤。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母亲钩编
的衣物被机械针织的衣物所代替。商
场里的衣服款式新颖，花样百出，但
我一直觉得，母亲钩编的衣物是最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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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